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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艳

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摘要】培育内生动力成为当前巩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新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

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新路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拓展

了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个体自主性。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

的资助，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生力量和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新媒体赋

权助力乡村治理培育多元主体，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了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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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听取脱贫攻

坚总结评估汇报，同时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

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增强巩固脱贫

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如何激发

和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动

力，使其走向自我富裕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问题。随着媒介

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新媒介技术

赋权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工具变量之一。新

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

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径。

新媒体赋权的三个层次与两个情境

赋权的核心是增加边缘群体在发展中的决策权和发

言权，对象主要是社会中的“无权”群体。无权是表示

能力和资源缺乏的一种状态，有无权、弱权和失权三种

表现形式。①农村低收入人群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无权群

体，有些人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外出务工，留守在乡村

也没有权力，属于无权状态 ；有些人在村落里拥有一定

的社会资本，但这些社会资本并没有使其获得相应的权

力，属于弱权状态 ；有些人由于离开村落，原本拥有的

潜在权力被自我放弃了，属于失权状态。尽管无

权状态有差异，社会关系网络也不尽相同，

但是赋权的过程所包含的因素和层次则

有类似之处。新媒体赋权的过程是从

三个层次展开、依靠两个情境实现

的，三个层次分别为个体、群体和

村落 ；两个情境分别为村落属性和

村落观念。

首先，农村低收入者作为个体

的媒介赋权是通过血缘关系和地缘关

系实现的。欠发达村落大多在交通不便

之处，大部分村民以务农为第一职业，尽管

有外出打工的村民，但是流动性不大，村民之间的关

系主要基于宗族关系。在这样的村落背景下，新媒介赋

权主要沿着村落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展开，线上和线

下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促成农村低收入者获得更多

资源。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了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这

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其次，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新媒体的赋权效

力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赋权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过程。

情境资源是指熟人社会的经济资源、传统资源和市场观

念下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等。例如，以熟

人社会和宗亲关系的基础进行电商销售的，依旧处在传

统小农的经济领域中 ；依靠行政力量获得社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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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资本则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和观念进入

电商中。中国的欠发达村落，基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发

展的属性，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社会关系情境，在这样的

情境中，社会关系延续着传统的价值力量，也成为一种

赋权资源。

最后，媒介赋权的效力与村落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之

间密切相关。担任村干部的农村低收入者，通常参与村

落的公共事务程度较深获得赋权效果明显 ；普通的农村

低收入者，则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引导或参加培训。普通

的农村低收入者中，年长者、文化程度较低者，获得媒

介赋权的效果较差 ；年轻者、文化程度较高者，获得媒

介赋权的效果则较好。就性别而言，农村女性留守者居多，

农村低收入女性由于承担了较多的家庭事务，新媒体赋

权对她们而言效果最差。

新媒介赋权需要多元主体的相互连接、沟通和联动。

欠发达村落的新媒体使用者，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学习获

得了拓展社会关系、提升个人资本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情境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村落本

身的特征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村落中，村民主要以

传统的农业劳动为主要营生。村里的农业合作社也处在

比较松散的状态，带领农户脱贫的能力十分有限，导致

企业和小农户之间的对接并不密切，小农户处在散兵游

勇的状态。在外出务工者众多的村落中，留守者均为年

长者和身体有残疾者，基层政府的技术支持和行政引导

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与村委会的观念认

知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村落有不同的村干部和村庄历

史，基层干部及其村落治理的特征，对于农村低收入人

口的新媒介赋权过程也产生了影响。有的村落行政引导

不强，农村低收入者在农忙时节忙于务农，农闲时节外

出务工，新媒体技术对于这些人而言，所发挥的功能依

然停留在通讯或休闲娱乐。而在主要依靠村干部行政引

导的村落中，新媒介技术被作为村落巩固脱贫的核心力

量，农村低收入人口使用新媒体销售农产品与市场对接，

获得了更多的助力，媒介赋权的效力得到扩张。其中，

行政力量和村干部的视野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简而言之，自媒体赋权过程中依靠行政化的力量，

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而言是一种获得自主性的助力。如

果新媒体赋权中各个主体之间的角色处于分散或者隔离

状态，其他主体的资源无法在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电商使

用过程中提供附加值的话，新媒体的赋权会处于弱化的

状态，那些潜在的有可能成为优化赋权张力的因素会成

为沉睡的因子被消耗掉。这些被消耗掉的因素，恰恰是

与村庄公共事务相关的，失去了这些因素的话，新媒体

赋权就只能在个体层面发生效力了。

新媒体赋权可以激发主体的内在动力和新的自主性

赋权可以发展个体有效参与决策的能力，提高自我

评估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增强卓越感。在新媒体的使用

过程中，弱势群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行动逻辑，获得

了一定的社会权力。笔者经过 2019 年 8 月到 10 月在江

西、山西等地贫困村的调查发现，尽管农村低收入人口

类型多种多样，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也有所差异，但新媒

体的使用都在一定程度扩大了农村低收入人口在村落内

外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扩大其线上线下的人际关系，

促进了媒介赋权过程的实现。

首先，农村低收入者借用新媒体从事电商工作、农

产品直播、日常生活内容传播等活动，在使用新技术的

过程中与世界建立了关联。媒介技术与农产品，成为媒

介赋权的两个关键要素。媒体平台通过作为技术载体的

属性和内容生产的供应属性，为农村低收入者建立了迅

捷的关联性。其次，微信群等新媒体在恢复和建立社会

关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欠发达村落中熟人社会关系网

络依然为主导关系，基层干部与农村低收入者之间通过

微信群连接了天然的地缘纽带和血缘纽带。最后，农村

低收入者还在新媒体使用中拓展了村落外部的社会关系。

基于新媒体电商对农产品的直播和销售，以及对乡村日

常生活的展示，农村低收入者与村落外的市场之间关系

更为密切。无论是线上的市场还是线下的市场，这种市

场感知在村落的乡村治理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新媒

体电商延伸了熟人社会关系，市场导向的社会关系网络

正在构建中。

依靠电商与新媒体的结合，不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在经过短暂的自我学习和培训之后，依托主体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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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的社会关系，使得村落不再是孤立的村落，而成

为网络与世界视野中的村落。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

扩展是新媒体赋予村落的一个美好生活的礼物。赋权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通过发展人

的效能获得的。其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

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带有强烈的实践特性。新媒体的

赋权可以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内在的自我动力和新的自

主性。在巩固脱贫的过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从行为、

认知和观念三个层次逐步实现了新媒体的赋权过程。

新媒体赋权助力培育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

治理主体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前提，乡村主体的多元

化代表着资源下沉与乡村民主意识的提高。2015 年，

中国开始实施新时期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脱贫

攻坚战略，重塑了贫困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为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赋予了良好契机。②目前相关研究，

多基于某一视角对国家政策自上而下嵌入欠发达村落地

方治理的效果及困境进行探讨，却相对忽略了国家政策

的实施对欠发达村落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间关系产生何

种影响。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农村低收入

主体由于代表机制缺位，使得其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

地位，其主体的治理意愿重视程度不够。如何培育乡村

治理中农村低收入个体的治理能力，是一个需要长期关

注的问题。

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和媒介形式，新媒体给农村低收入

人口提供了与外界对接的多元化方式。无论是通过电商销

售，还是通过网络直播，甚至通过在网络上展示日常生活，

农村低收入人口建立了村落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打破了地

理边界，建立了信息边界。信息边界的逐步建立，一方面

消除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壁垒，对城乡二元社会的结

构性隔阂形成了挑战，这对于乡村社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而言，是一种新的起点 ；另一方面重新塑造整体社会发展

中的新阶层意识，培育个体在信息生产和消费中的能动性，

在实现媒介赋权的过程中，治理贫困的能力在作为个体的

农村低收入人口层面得到了提升和延展。

新媒体赋权使得农村低收入人口获得新的自我。一

些沉默寡言的农村低收入者，通过新媒体进行电商经营

而获得对自我的再度肯定。这不仅是对原有自我身份的

重新界定，更意味着新的自我身份的确立。原来的外出

务工者或传统农民的身份消退了，新媒体乡村营销者的

身份确立起来 ；一些农村低收入人口在借助行政力量等

外力进行电商经营之后，成为该地的名人，获得更多的

自信，重新厘定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农村低收入者获

得新的自我的过程，既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也是

新媒体实现充分赋权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低

收入者的社会存在状态、价值和意义。

对于个体而言，新媒介赋权促进其获得作为主体的个

体自主性。农村低收入者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学习获得了使

用电商工具、产品直播的能力，实现了新媒体的赋权。在

这个过程中，新媒体技术赋能改变了政府“层级动员”的

习惯性行动逻辑，个体的示范功能被凸现出来。个体通过

媒体技术赋能的方式获得了在当地村庄治理中的“双重身

份”，并推动了自我阶层流动与地方再造的目标实现。③

由此，媒介赋权成为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作为治理

主体的助力。作为“弱者”的农村低收入者，通过使用

新媒体技术，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成为巩固

脱贫的一种新生力量。这种新生力量正在改变乡村能量

场域，并进一步激发农村低收入个体自我发展的动力，

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巩固脱贫的行动中来。新媒体

赋权正在缓慢改变乡村治理的格局，为与乡村振兴之间

的有机衔接建立了良好的关联性。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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